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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赣州期间涉佛活动及其心态研究

王艺臻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３４１０００）

摘　要：苏东坡晚年南贬北归两次经过赣州，并在此作短暂的驻留休整，这期间，苏东坡访问了崇庆禅院、

景德寺、天竺寺、马祖岩、通天岩、慈云寺、显圣寺、南塔寺以及常乐院等寺院和佛教名胜地，拜会了惟湜、显荣、

明鉴等僧人，写作了十余首涉及佛寺、佛僧、佛法的诗作，反映出苏东坡其时真实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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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坡曾两次经过赣州，分别是绍圣元年
（１０９４）南贬惠州安置途经，淹留一月左右，和建中
靖国元年（１１０１）离开儋州贬所北归路过，住了４０
多天，两次共７０多天。在赣州停驻休整期间，苏
东坡走访多处寺院，与僧人结交，畅谈人生与过往
经历，写有多篇涉佛题材的诗作作品，表现人生际
遇和对生命更加透彻的认知。

　　一、苏东坡履赣佛寺

现在的赣州市地理区域划分包括了宋代的虔

州和南安两处。赣州自晋代以来佛教文化发展逐
渐兴盛，庙宇众多，曾有民谣传唱：“好笑好笑真好
笑，有庙无神，有神无庙，庙对庙，庙连庙，庙重庙，

赣州到底有几多庙，和尚尼姑不知道。”这一唱词
充分体现了赣州寺庙多到泛滥的情况。据明代嘉
靖《赣州府志》中的记载，有寺９０处，院３６处，共

１２６处。其中，宋代赣州建立的有崇庆禅院和景
德寺，苏东坡南贬北归时也曾拜访过这两座寺院。

苏东坡驻留赣州期间拜访的崇庆禅院又名廉

泉院，位于廉泉（现赣州一中校内），是僧人昙秀、
惟湜、知锡的藏经贮所。苏东坡在《虔州崇庆禅院
新经藏记》中云：“始吾南迁，过虔州，与通守奉议
郎俞君括游。一日，访廉泉，入崇庆院，观宝轮
藏。”［１］１２３２赣州多寺庙，苏轼在赣州期间常漫游于

市肆、寺观，施药于人，并为人书字。［２］１３８５“以吾之
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婴儿生而导之言，稍长而教
之书，口必至于忘声而后能言，手必至于忘笔而后
能书，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

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琱。及其相忘之至
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
也。”［１］１２３２在经藏记中苏东坡对人生的“知”与“不
知”进行个人观点的阐述，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不
同之处，从旁引导可以将“不知”变为“知”，从而达
到心中有“知”的境界。

关于另一座同样建于宋代的景德寺，文献记
载：“景德寺，旧名安天，在郁孤台南，刘宋时建。

唐贞观三年修，明成化时，知府曹凯以府、县两学
迁建其地，寺遂废”［３］５５０。据此记载，景德寺在南
北朝时期已有旧址。《舆地纪胜》载：“景德寺，在
州东南隅，地势夷旷，瞰览城南山水。梵宇壮丽，

以间计者二千六百，佛像万余，盖赣、章兰若之
甲。”［４］２３１由此可知景德寺的地势较高，视野开阔，

能够一览城南的山水风景，寺庙装修精致，佛像众
多，屋宇达到两千多间，呈现出香火旺盛之态。透
过黄庭坚的“城东宝坊金碧重”亦可窥见景德寺的
景象是何等辉煌。若记载中的“两千六百”一词无
误，景德寺即使与现代寺庙的规模相比，也是全市
境内最宏大的一座。相比崇庆禅院，景德寺从建
筑外形来说更为壮观，吸引了苏东坡北归之时前
往拜见。

除以上两座宋代所建寺庙外，苏东坡还拜访过
天竺寺、马祖岩、通天岩、慈云寺、显圣寺、南塔寺以
及常乐院等。其中，天竺寺、马祖岩、通天岩、慈云
寺位于虔州，显圣寺、南塔寺、常乐院位于南安。
天竺寺位于赣州水东，是苏东坡与赣州缘分

的开始，当时年少的苏东坡从父亲口中得知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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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赣州天竺寺。《赣州府志》载：“天竺寺，在贡
水东，原名修吉寺。唐元和初，僧韬光自钱塘天竺
来驻锡，携乐天诗迹于此，以为世宝。宋苏明允、
东坡父子相继游此。中有育才轩，为刘铸季野、李
朴先之读书所。”［３］５６０四十七年后，南贬的苏东坡
亲身游览天竺寺，虽已年老却无法忘记当年父亲
的故事，为此写有《天竺寺·并引》。宋代廖刚留
有《天竺山》诗，李朴有《游天竺山诗》。后亦有钱
煌作《天竺寺诗次韵东坡居士韵》和东坡前诗，赞
颂天竺寺。《方舆胜览》有“天竺寺，在水东三里。
白居易赠韬光禅师墨迹，旧存眉山老苏，尝至寺观
焉。后四十七年东坡南迁再访，惟见石刻”［５］２１０。
天竺寺现已不存，但赣州市现今仍旧有以“天竺”
命名的天竺路和天竺小学，可瞥见天竺寺对赣州
人民的生活具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于“天竺”一词
至今仍在使用。
马祖岩真如寺（现为赣州市章贡区水东镇马

祖岩宝兴禅寺），命名来源于马祖道一驻锡之事，
《方舆胜览》卷二十载：“马祖岩，在赣县东，道一禅
师驻锡之地，姓马氏，天下谓之一，一得法于南岳
让禅师。”［５］２１０由于道一禅师的驻锡，马祖岩在宋
代已经成为赣州的游览胜地，特别是每逢重阳节，
登高的游客络绎不绝，因此也得到众多来到赣州
的士人的青睐，如赵抃同周敦颐游，有诗：“晓出东
江向近郊，舍车乘棹复登高，虎头城里人烟阔，马
祖岩前气象豪。下指正声调玉轸，放怀难辨起云
涛。联镳归去尤清乐，数里松风耸骨毛。”［６］１０文
天祥《马祖岩禅关诗》：“秋风吹日上禅关，只顾四
时烟露少，路入松花第一弯。满城楼阁见青
山。”［７］３７９苏东坡访马祖岩，在其尘外亭驻足休息，
亦留有诗《尘外亭》。
赣州最有名气的“两岩”除了马祖岩，还有一

个是通天岩寺（现开发为通天岩风景区），也是苏
东坡常常前往的地方。相传通天岩的名称来源于
“石峰环列如屏，巅有一窍通天”［６］１０这句诗，它开
凿于晚唐时期，岩内石窟寺兴建于北宋，《赣州府
志》载：“通天岩，在城西二十里，空洞如屋，有穴透
其巅，怪石环列如屏障。宋秘监阳行先隐此。州
守林颜号为玉岩翁。”［６］１０宋代秘监阳孝本（字行
先）及进士李存自熙宁年间辞官，从京都回到赣州
后，曾在通天岩隐居２０年之久。南贬时，苏东坡
得知赣州有一气节甚高的阳孝本，因此多次游览
通天岩，前去与阳孝本畅谈，结为友人，阳孝本特
地带苏东坡去自己的家乡上犹县参观游玩，为此

苏东坡留有诗歌《九十九曲水》，描述上犹江的景
色。通天岩至今还保留自唐代以来较完整的摩崖
造像３５９尊，题刻１２８品［８］１４８，保存有阳行先、苏
东坡、李存３尊刻像，并有东坡真迹。
慈云寺建成于唐代，在赣州府城隍庙左侧。

据《赣州府志》记载有“慈云寺，旧名景德，宋僧修
慧重建”［３］５５４，《舆地纪胜》第二十卷记载的则是
“慈云寺，又名景德寺”。若按《舆地纪胜》的记载，
在宋代赣州的景德寺与慈云寺应该是同一个寺

庙。苏轼为显荣写有《虔州景德寺荣师湛然堂》，
赠明鉴的诗题名为《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则景
德寺与慈云寺为二寺，苏东坡不可能在同一时期
内给显荣与明鉴的赠诗中以不同的寺名为题。在
《赣州府志》中“寺观”一节中，也并没有将两座寺
庙的记载放在一处。按照《赣州府志》对赣州寺庙
的记载和宋代赣州佛寺兴盛的程度，以及两座寺
庙都在宋代有过重建的记录，在绍圣年间极有可
能景德寺与慈云寺被分成了两座相邻的寺庙，故
而两寺同时存在。慈云寺现已不存，仅存慈云寺
舍利塔（现厚德路小学校内）。
圣寺，据《南安府志》的记载，位于赣州的西南

方向，“南唐时期保泰中建。宋建中靖国辛巳，坡
公北归，舣舟访元师有诗”［９］１７７。建中靖国元年
（１１０１年）正月十四日，苏东坡途经显圣寺，过故
人田氏水阁，在显圣寺写有《留题显圣寺》一首，表
现对家乡的思念和归隐的心绪。
南塔寺，据《瑞金县志》记载，南塔寺位于离瑞

金市一里的地方，旧名南山智觉院，北宋时期建。
后来建有佛塔七层，因地震仅存塔，清代又重新修
建。曾有一位任职瑞金县令的郑炯还留有一首
《游南塔寺》，记录了南塔寺的风景：“林木参天势，
莺萝复交缠。疏竹成篱落，颓垣壤道边。”［１０］４苏
东坡游玩南塔寺后也留下了一首诗以表达当时的

心情。
常乐院，宋代景佑年间建造，据《南安府志》

载：“常乐院，在东常乐里。宋景佑建。苏轼北归，
常于院小憩，戏扫竹石于壁。”［９］１７５苏东坡在北归
途中，多有作画、开方、舍药，在常乐院就画有一幅
《丛竹丑石》图，今已不存。

　　二、苏东坡结交寺僧

宋代既是中国化佛教全面兴盛的历史阶段，
同时也是佛教渗透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转型时

期，在总体上宋代属于能够相对稳定并持续接纳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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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观念及其自主活动的一个朝代。北宋时
期设立译经院，吸引了众多饱学之士参与佛教典
籍文化的弘传事业，推进了佛教对于社会文化领
域的普遍渗透。［１１］７６士大夫学佛、知佛、好佛成为常
态，为了更好的参佛，士大夫与僧人的交往逐渐密
切。苏东坡晚年对参禅颇有兴趣，赣州佛寺众多，
在赣州期间走访的寺庙不在少数，同时也与惟湜、
显荣、明鉴等诸位赣州僧人有过不同程度的交往。
惟湜，俗姓林，福建人，号持正，又称清隐禅

师，赣州崇庆禅院长老。他学于诸方，大有进益，
后跟随浮山圆鉴法远禅师修行。修成后在九江星
子县清隐院做住持，传播临济宗思想，《江西佛教
史之四：佛教人士事略》有：“南岳下十世浮山法远
禅师之徒，嗣法后住星子县清隐院，传临济
宗。”［１２］１６７而后，惟湜辗转来到赣州的崇庆禅院传
法。《舆地纪胜》卷三十二《赣州》载有：“惟湜，福
唐人，住州（即虔州）之崇庆院，有禅行，能诗，黄太
史尝赠之诗云‘擗开华岳三峰手，参得浮山九带
禅’。东坡亦与之唱和与作真赞。”［４］５５８黄庭坚有
诗《赠清隐持正禅师》：“清隐开山有胜缘，南山松
竹上参天。擗开华岳三峰手，参得浮山九带禅。
水鸟风林成佛事，粥鱼斋鼓到江船。异时折脚铛
安稳，更种平湖十顷莲。”［１３］６２诗中对惟湜人格和
禅修表现出极大的赞赏，认为他的传法不仅能够
给人带去影响，还使得“水鸟风林成佛事”，真正达
到了普度众生的境界。后来苏东坡途经赣州，与
他多有交往。苏轼为其写有《清隐堂铭》，以扬其
品格，并特地为他题赞云：“道与之貌，天与之行，
虽同乎人而实无情，彼真清隐，何殊丹青。日照月
明，雷动风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昼清隐，
可谒雨晴。”［１４］６３７在东坡看来，惟湜的道行极为高
深，其六根早已洗净铅华，脱离了凡俗的束缚，超
然人世之外。在德行方面，苏东坡认为惟湜的心
灵犹如明月般皎洁，不掺杂质，形容其姿态巍巍然
有风雷之势，无论阴晴都丝毫不影响他的修行，可
见其定力之强。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惟湜能
够得到黄庭坚和苏东坡的赞赏，也可侧面看出惟
湜为人的高尚品格与气节。
显荣，赣州景德寺长老，《舆地纪胜》载：“僧荣

显，住在城（即虔州）之景德寺，东坡度岭北归，为
荣赋诗。”［４］５５８东坡南贬时与显荣结下友情，在苏
东坡到达贬谪之地惠州时，显荣还曾与舟禅师一
起前往惠州看望苏东坡。为此东坡写有《书赠荣
师》以表示对显荣的感激之情：“赠监大师显荣，行

解俱高，得数日相从，殊慰所怀。”［１５］１９４可见显荣
禅行较高，还曾为东坡讲解佛法，解答他心中的困
惑，帮助他提升思想修养，稳定心绪。东坡去世
后，显荣听闻这一噩耗，设斋供佛为之恸哭。《舆
地纪胜》记载有：“闻讣，社斋供佛哭之，与荣不善
者林荣曰：‘近张耒学士为苏挂服，已送狱矣。’荣
曰：‘使吾得为元祐党人，非幸也？’”［４］５５８憨山在
《梦游集》中有言：“从上古人出家本为生死大事，
即佛祖出世，亦特为开示此事而已，非于生死外
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所谓迷之则生
死始，悟之则轮回息。”［１６］４７６显荣作为修行之人，
对生死之事本应早已看淡，却还是在知道苏东坡
去世后为失声痛哭，可见苏东坡在他心中非同一
般。当时政党相争，势同水火，苏东坡受到多方排
挤，一生难得两全，只因其在文坛的影响力太大，
无论新党还是旧党都无法置之于死地。在苏东坡
去世后，文坛震动，许多士人祭奠他，朝廷为排除
异己稳固政权，不断压制世人对苏东坡的祭奠活
动。张耒因为给苏东坡戴孝而被送进牢狱，有此
前车之鉴，显荣还是在苏东坡去世后为其在千里
之外设置供桌，为他念经超度，可见显荣与苏东坡
的友情之深厚。显荣一个佛门中人，本不应该对
朝政有所议论，竟然在众人面前指责元祐党人对
苏东坡的迫害，这一举动全然不考虑自身安危，可
以看出显荣正直不阿、不畏强权的性格。
明鉴，赣州慈云寺长老，苏东坡寓居惠州期

间，明 鉴 自 赣 州 前 往 惠 州 与 苏 东 坡 相 伴 数
月，［１４］１６８１苏东坡称“僧鉴大师行解高明，得数月相
从，殊慰所怀”［１４］１６７９。明鉴与苏东坡相识时间不
长，相见次数不多，但在苏东坡陷入困境期间，明
鉴却积极给予其帮助，可见苏东坡人格魅力极佳，
可以引得短暂相遇之人为其无私付出。明鉴不因
苏东坡受到朝政冷遇而前往惠州同过艰苦生活，
也能够看出明鉴长老的品行。

　　三、苏东坡寓赣期间的心态

从苏东坡游览的寺庙和结交的僧人来看，苏
东坡在赣州期间进出寺庙频繁。东坡在赣州停驻
的时间两个月有余，为什么进出寺庙如此频繁？
首先，从佛教本身而言，佛教主张缘起论，每一个
事件的发生都是因缘具备的条件下发展的结果，
遭受贬谪不是主观意愿，但是是因缘具备的产物。
佛教是不断给人信心的，认为人要抱有希望。老
年的苏东坡疾病缠身，心如死灰，佛教的思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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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他安顿身心。其次，从北宋佛教的发展情况
来看，北宋统治阶级将佛教视为有裨政治的意识
形态而大加利用。随着禅宗的逐渐兴盛，慢慢透
到社会各个阶层当中，上至皇帝，下至普通百姓，
都与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士大夫阶层与佛
教联系更是密切，众多士大夫常常出入于僧人的
住处，或是切磋交流佛学思想，或是解答自身思想
困惑，或是诗歌唱和。最后，从苏东坡自身对佛教
的态度来看，苏东坡在《与刘宜翁使君书》中表示
“轼龆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
网，不能自逭”［１４］１４１５。纵观苏东坡一生，他对佛教
和道教的看法多数时期持兼收并蓄的态度，将佛
教和道教中有利于自身的因素充分利用。北宋时
期文字禅盛行，推动了僧人群体诗学水平的提高，
僧人中擅长诗文创作者不断增多。苏东坡两次经
过赣州，在赣州期间共创作诗歌４７首，其中涉及佛
寺、佛法的有１４首，占总数比重较大。他的１４首
佛诗共涉及了８部佛教典籍。苏东坡在赣州期间
还特地做水陆道场，写有《虔州法幢下水陆道场荐
孤魂滞魄疏》，由此可见苏东坡对佛教的态度极为
亲和，对佛教典籍相当熟悉，运用自如。在他的这

１４首佛诗中，也透露了他在赣州期间的心态变化。
苏东坡的作品体现了他乐天派的个性，从他

与惟湜的诗歌唱和中不难看出。如《乞数珠赠南
禅湜老》：
从君觅数珠，老境仗消遣。未能转千佛，且从

千佛转。儒生推变化，《乾》策数大衍。道士守玄
牝，龙虎看舒卷。我老安能为？万劫付一喘。默
坐阅尘界，往来八十反。区区我所寄，蹙缩蚕在
茧。适从海上回，蓬莱又清浅。［１］５２６０

《法华经》中有“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若
是参佛者悟出真理，则以心带动法华转动，反之，
则心被法华牵制转动。“转千佛”即是指心已经悟
透的结果。佛教讲究个人修行，以习得般若之智
为上乘，苏东坡在诗中首先提到与惟湜畅谈了关
于佛法真理的领悟，他表示自己没有悟出真理，使
得心迷法华转。他之所以心里迷茫，是因为对北
归之后的前途充满了担忧。经过几年的贬谪生
涯，苏东坡已经年老，身体心理都无法回到壮年时
期，回顾过往，也只能付之一笑。这些苦难的经
历，使他想过要自己把伤口包裹起来，不再理会仕
途。看上去这首诗表现的都是悲伤的情绪，仿佛
苏东坡因为年龄的增长走向了悲情的一面，可他
却在最后一句表示在得知自己得到北归的机会

后，仿佛身心一瞬间飘然起来。苏东坡贬谪海南
儋州，原本是抱着必死的心态，内心充满了惶恐不
安，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度表示“某垂老投荒，无复
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世矣。今到海
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书与诸子，死则
葬于海外”［１４］１６９５。在海南度过的几年中，苏东坡
从惶恐不安到欣然接受，到最后离开时对海南百
姓的不舍，表现出他对海南恶劣环境的接受和对
海南百姓的喜爱。“蓬莱”自古是作为仙人居所的
象征，是寻常人难以进入的地方。苏东坡从海南
北归，由于自身的这段经历，使他对蓬莱没有了当
初难以接近的感觉，仿佛在苏东坡心里与海南相
比，蓬莱也不过如此。由此可见苏东坡在此期间
心情愉悦，其心态经过了一个从迷茫不知所措向生
长出希望的枝桠的演变，转忧为喜。他的另一首
《再用数珠韵赠湜老》也表现了相似的心态变化：
嗣宗虽不言，叔宝犹理遣。东坡但熟睡，一夕

一展转。南迁昔虞翻，却扫今冯衍。古佛既手提，
诸方皆席卷。当年清隐老，鹤瘦龟不喘。和我弹
丸诗，百发亦百反。耆年日彫丧，但有犊角茧。时
来窥方丈，共笑虎毛浅。［１］５２６２

东坡性格率直，当年因为观点不一产生的口
舌之辞导致他在新党和旧党眼中都是异己，被不
断南贬，甚至被贬谪到天涯海角的儋州。现如今
苏东坡即将回到朝廷，他表示自己应该像冯衍一
样缄口不言，以免日后再因为言语惹执政官员不
快而再次获罪。由此可见东坡仍旧心有余悸，为
自己的北归感到不安。但是关于负面情绪的内容
点到为止，苏东坡没有再继续写自身的困苦，笔锋
一转开始打趣惟湜。苏东坡认为惟湜虽然已经年
迈，却精力旺盛，与自己唱和诗歌一首接一首。一
个人的精力旺盛与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关系，苏东
坡之所以能够和惟湜一首接一首诗的唱和，说明
苏东坡自身的心理状态总体而言是积极的，虽然
心中有所担忧，但是旷达乐观还是占据了他内心
的大部分位置，故而在缄口不言还是直言进谏的
选择上，苏东坡还是忠于自己的内心，不因过去的
艰难而停止作诗，停止发表自己认为对的观点。
苏东坡认为惟湜做事应答极快，但是却还是被苏
东坡认为太慢了，《明日，南禅和诗不到，故重赋数
珠篇以督之，二首》就是苏东坡催促惟湜回应诗歌
而作的：
未来不可招，已过那容遣。中间见在心，一一

风轮转。自从一生二，巧历莫能衍。不如袖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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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都怀卷。风雷生謦欬，万窍自号喘。诗人思
无邪，孟子内自反。大珠分一月，细绠合两茧。累
然挂禅床，妙用夫岂浅？
朝来取饭化，乃是维摩遣。全锋虽未露，半藏

已曾转。说有陋裴頠，谈无笑王衍。看经聊尔耳，
遮眼初不卷。三咤故自醒，一吷何由喘。请归视
故椟，静夜珠当反。安居三十年，古衲磨山茧。持
珠尚默坐，岂是功用浅？［１］５２７１－５２７３

苏东坡创作这两首诗的时候在赣州已经住了

几日，心态得到了一定的调整。在这两首诗中，苏
东坡没有表现出先忧郁再积极乐观的心态变化，
完全呈现出一副乐天派的模样。苏东坡认为，过
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前途如何他自己也不知
道在何处，也不是他可以决定的。贬谪使内心空
虚，但阅读佛经，学习佛教中积极的精神，有助于
调整心态，苏东坡表示自己并不惧怕过去所经历
的苦难，在经历诸多苦难之后，使他能够放下得
失，笑对人生。在第二首中，苏东坡豁达的性格得
到更好的体现。住在贬谪之地的苏东坡生活条件
不好，但是他借看经书告诉众人自己不怕被笑话
家贫，泰然处之。借王衍与裴頠的故事表明被敌
嘲讽也能够面不改色，虽然没有“站队”，却不曾后
悔，有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淡然心态。与惟湜的诗
歌唱和中尚有掺和悲观的一面，但是苏东坡在后
来描述与刘器之游玩的诗歌则不带任何忧伤的情

绪，似是全然忘记了曾经的贬谪生活。
在海南时，苏东坡感叹“余生欲老海南村，帝

遣巫阳招我魂”［１７］２３５，如今大赦北归，苏东坡因为
自己心情好，连生活都变得热情活跃起来。苏东
坡为了让刘器之陪同登山游览，“连哄带骗”。《器
之好谈禅，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戏语器之可同参
玉版长老，作此诗》中苏东坡记录了这一事件：
丛林真百丈，法嗣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

玉版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箨龙儿。瓦砾犹能说，
此君那不知。［１］５３００

寒食节刚过，山中新笋出土冒尖，苏东坡以拜
访山中的玉版禅师为由，邀请刘器之上山。到廉
泉寺后，苏东坡带刘器之在寺中烧竹笋吃。苏东
坡趁刘器之询问笋名时打趣地告诉刘器之这是玉

版，这老僧善于说法，令人得禅悦之味。由此可
见，此时的苏东坡已经愁容消散，展现出豁达开阔
的心怀。若不是心情好，又怎么会有心情来拿朋
友取乐呢？此诗充分体现出了苏东坡的生活风趣

和乐观的心态。苏东坡的１４首佛诗中还有《赠虔

州术士谢晋臣》《次韵阳行先》《廉泉》同样是表现
出他开阔旷达的心怀的作品。
然而苏东坡并不是一直保持积极向上的心

态，他也有悲观的一面。在《留题显圣寺》中：
渺渺疏林集晚鸦，孤村烟火梵王家。幽人自

种千头橘，远客来寻百结花。浮石已干霜后水，焦
坑闲试雨前茶。只疑归梦西南去，翠竹江村绕白
沙。［１］５２４５

东坡回想自身过往，一生四处贬谪，未给家人
留下任何财产，没有为后代考虑生计。风烛残年
之际，他思乡心切，产生回归故里的想法，想像朱
山人家那样过农家田园的生活，宁静惬意。纵观
苏东坡一生，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无论受重用
与否，贬谪与否，他都始终贯彻了儒家的政治思
想，传播儒家入世观念，即使身在荒芜的儋州，他
也积极办教育，让儋州百姓接受儒家教育思想，并
且在他的引导下，海南走出了宋代第一位中举才
子姜唐佐。苏东坡遇赦离琼时，特赠姜唐佐诗句：
“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１８］３东坡此
时的“出世”思想与儒家讲究的“积极入世”思想背
道而驰，也与他自身的观念相违背，呈现出消极悲
观的心态。
另外，《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篇＞

答之》一诗中，苏东坡借诗歌表达他对故乡和家的
思念与眷恋：
凤凰览德辉，远引不待遣。鷾鸸恋庭宇，倏忽

来千转。那将坐井蛙，而比谈天衍。蠹鱼著文字，
槁死犹遭卷。老牛疲耕作，见月亦妄喘。东坡方
三问，南禅已五反。老人但目击，侍者方足茧。最
后六虫篇，深寄恨语浅。［１］５２６９

苏东坡以老牛来自比，此说明自己在贬谪之
地度日如年，在贬所的日子如吴牛望月一般苦闷
忧郁。《天竺寺·并引》一诗中，诗人借“野桂”“山
姜”来比喻自己满目疮痍的困苦磨难，同样是表达
对苦难生活的哀叹。
综上所述，苏东坡在赣州期间所写的１４首佛

诗中有１０首体现的是乐观心态，４首反映了消沉
的心态。按照苏东坡的写作时间顺序，可以看出，
苏东坡的心态在南贬时期的《天竺寺·并引》中的
表现出低落哀叹。北归时期则从《留题显圣寺》表
现的低落到《赠虔州术士谢晋臣》表现出的情绪回
升，在《次韵阳行先》中亦表露出欣喜之情，而在
《乞数珠赠南禅湜老》中又表露出低落心情，再到
《再用数珠韵赠湜老》中的流露出情绪回升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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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又在《和犹子迟赠孙志举》中表现出情绪下降
的失落心情，在《南禅长老和诗不已，故作＜六虫
篇＞以督之，二首》《寒食与器之游南塔寺寂照堂》
《器之好谈禅，不喜游山，山中笋出，戏语器之可同
参玉版长老，作此诗》中流露出喜悦之色，最后在
《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中再次露出忧虑之思。贬
谪士人往往心怀不甘与沉郁的情绪，其诗歌也多
表现出愤懑不平的心态，苏东坡在大众眼中一直
以豁达的形象为人所敬仰，赣州期间的苏东坡虽
然没有一直保持豁达的心态，但是爽朗淡然仍是
苏东坡心态的主要倾向。
赣州被苏东坡称为是“庾岭南来第一州”，苏

东坡北归途经赣州，在此期间停驻数十日，进出寺
庙几乎成为他的生活常态。他还与赣州的诸位僧
人结交，畅谈佛法。苏东坡不是虔诚的佛教信仰
者，他汲取其精华为自己所用，在兼收并蓄的基础
上将佛教思想运用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通过探
究苏东坡寓赣时所创作的涉佛诗歌，可以看出寓
赣期间苏东坡思想的变化，以及对他心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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